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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聊斋志异》子弟书，既是子弟书改编中的一个突出部分，也是《聊斋志异》传播史和改

编史上的重要一环；但目前对其进行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资料梳理阶段。本文以当前可见的 21 种《聊斋志

异》子弟书作为文本依据，从改编的市民化倾向、“诗篇”的市民化融会和市民化特征的深层探寻三方

面分析了《聊斋志异》子弟书体现出的“市民化”特征，并将其关联到《聊斋志异》戏曲说唱传播史中，

论述《聊斋志异》子弟书的地位。 

［关键词］ 《聊斋志异》子弟书；改编；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K890 I207．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07)03-0050-06 

  

一一一一、、、、关注关注关注关注《《《《聊斋志异聊斋志异聊斋志异聊斋志异》》》》子弟书的原因子弟书的原因子弟书的原因子弟书的原因 

  

《聊斋志异》子弟书，即以《聊斋志异》故事为题材的子弟书篇目。 

子弟书，是曾经流行于清代曲坛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也称“单鼓词”、“清音子弟书”、“子弟

段儿”、“弦子书”（皮光裕，1998：68）。子弟书始创于八旗子弟，也是满汉文化合璧的产物，主要

流传于北京、沈阳及东北一些城镇。从乾隆初年首创（关德栋、周中明，1984： 818）到清末失传，盛

行百余年。它是在满族萨满神歌、民歌、小曲和汉族变文、弹词、宝卷、鼓词直至诗词影响下形成的一

种可供歌唱的韵文形式。讲述内容通俗易懂，配以鼓曲，｛1｝演唱起来声韵和谐，语调风趣，语言典雅。

从体制上看，子弟书不分章节，起首处先用有“引子”性质的八句七言律诗，之后每四句或八句在

语气上作一小收束，百句左右作为一回。一本书篇幅没有一定限制，回与回之间情节可分可联。演出时

以三弦伴唱，全用韵文，无说白。它以“词婉韵雅”著称于艺坛，曾被推崇为当时说书人之最上者｛2｝

（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94：182），为满、汉、蒙古等各族民众所喜爱。当年书场说唱

子弟书时，曾达到“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眉颦”（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94：

49）的巨大艺术效果。 



无论从流传时间、影响范围，还是从作品的数量、质量上看，子弟书在中国曲艺史和文学史上都占

有一席之地。启功先生曾将子弟书与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并列，代表它们各自时代的“一绝”；

王季思先生认为子弟书具有断代的意义。学者们的评价和论断虽有待时间检验，且此种说唱形式的音乐

旋律虽已消亡，但留存的文本还是为后人对其展开全方位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资料库。 

从子弟书取材范围来看，名篇佳作的改编较现实创作为多。据笔者统计，现存清蒙古车王府曲本子

弟书中｛1｝：创作题材七十余种，改编题材则达一百九十余种。其中改编自小说的有九十余种，篇数最

多的是《红楼梦》改编（26 种），其次就是《聊斋志异》（15 种）了。可见，聊斋子弟书｛2｝是子弟

书改编中的一个突出部分。 

目前，子弟书文本的搜集整理工作已有一定成果，已出版资料中较重要的有八部｛3｝，不少文学史

也对子弟书有所论述，近年已发表子弟书研究学术论文约五十篇。笔者从研究现状中发现，子弟书的改

编问题研究相对薄弱，通论居多，专门研究还较有限。《红楼梦》子弟书已受到一定程度关注；｛4｝其

他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子弟书的改编研究，也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文章；而

改编数目同样名列前茅的《聊斋志异》子弟书，只在子弟书某些论题的征引、例证时出现，对其进行的

专项研究尚处资料梳理阶段，笔者仅见 1948 年傅惜华先生所著《聊斋志异与子弟书》一文中，对其个人

藏见、衍述《聊斋志异》故事的 11 种子弟书曲本作了基本情况整理，另 1983 年关德栋、李万鹏两位先

生的《聊斋志异说唱集》中辑有 14 篇子弟书“志目”｛5｝。 

聊斋题材的子弟书从质量上已被多位研究者认为是“志目”中艺术成就最为突出的，现存作品几乎

全是中、晚期子弟书的佳作。所以，聊斋子弟书无论在子弟书的题材领域还是在《聊斋志异》的改编传

播领域，甚至在民间说唱领域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专题。 

本文选取改编后凸显的“市民化”特征这一视角，来对聊斋子弟书进行分析和阐释。 

  

二二二二、《、《、《、《聊斋志异聊斋志异聊斋志异聊斋志异》》》》子弟书概况子弟书概况子弟书概况子弟书概况 

  

作为文本依据的 21 种聊斋子弟书，是目前已出版的子弟书文集中有关聊斋题材的全部子弟书。下面

对这 21 种聊斋子弟书的情况做一个简要说明： 

  

1．《马介甫》，全一回，约为咸丰、同治年间作。 

2．《秋容》，原著卷六《小谢》，全一回，约为咸丰、同治年间作。 

3．《嫦娥传》，全一回，约为咸丰、同治年间作。 



4．《凤仙》，全三回，作者煦园，约为同治、光绪年间作。 

5．《凤仙传》，全一回，约为咸丰、同治年间作。 

6．《葛巾传》，全一回，约为咸丰、同治年间作。 

7．《颜如玉》，原著卷十一《书痴》，全一回，约为咸丰、同治年间作。 

8．《大力将军》，全一回，约为咸丰、同治年间作。 

9．《绿衣女》，全二回，作者竹窗，约为光绪年间作。 

10．《莲香》，全一回，约为咸丰、同治年间作。 

11．《姚阿绣》，原著卷七《阿绣》，全三回，约为光绪年间作。 

12．《胭脂传》，全三回，作者渔村，约为同治、光绪年间作。 

13．《侠女传》，全一回，约为咸丰、同治年间作。 

14．《陈云栖》，全一回，约为咸丰、同治年间作。 

15．《钟生》，全三回，车王府曲本子弟书抄本。 

16．《萧七》，全二回，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17．《菱角》，全二回，作者煦园，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18．《绩女》，全二回，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19．《瑞云》，全三回，李啸仓先生藏抄本。 

20．《梦中梦》，原著卷四《续黄粱》，全三回，作者存疑｛6｝，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藏有

光绪辛丑年刻本。 

21．《疑媒》，原著卷十《胭脂》，全二回，光绪十年木刻本。 

  

以上介绍中凡未标明作者的子弟书，作者均不详；未标明写作年代的，写作年代均不详；凡与原著

篇名相同或仅添一“传”字的，均未标其在原著中出处。前 14 种聊斋子弟书的作者、年代据关德栋、李

万鹏所编的《聊斋志异说唱集》，版本资料详见傅惜华《子弟书总目》；《钟生》据北京市民族古籍整

理出版规划小组辑校的《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后 6 种据张寿崇所编的《子弟书珍本百种》。 

 

三三三三、《、《、《、《聊斋志异聊斋志异聊斋志异聊斋志异》》》》子弟书的子弟书的子弟书的子弟书的““““市民化市民化市民化市民化””””特征特征特征特征 

  

1．改编的“市民化”倾向 

本文所述“市民化”一语，是指存在于经文人创作又与表演密切结合的子弟书文本中，那种对普通大

众日常生活的关怀，于不如意之中探求生活的真谛，从而充分肯定现实生存状态的观念倾向。这里的“市



民化”并非指一般说唱文学的“世俗化”，“世俗化”具有普遍概括意义，而“市民化”特指其中城市居

民对待生活的世俗观念。子弟书的流传地主要在城市中，创作者、表演者和接受者的市民身份，再加上《聊

斋志异》故事素材的民间传播性质，使得聊斋子弟书呈现出浓厚的市民化特征。 

考察 21 种聊斋子弟书，未比原著增加新的情节点，内容上由繁改简者居多。那么删略掉的是什么内容，

删略后故事的侧重点有怎样的改变，子弟书作者又是以何为据对原著进行删略的呢？笔者试从变化较大的

篇目着手分析。 

第一，故事性质的变化，是改编发生的最大变化。其中《胭脂传》堪为典型。 

原著《胭脂》的重点是在折狱，属一篇公案小说。子弟书《胭脂传》则是以胭脂的爱情悲剧为重点，

以胭脂为核心主人公，详细叙述了胭脂择婿、思婚、托媒、拒奸等情节，之后重点在展示胭脂的悲剧性格

和悲剧结局，而占去原作篇幅三分之二的毛大凶杀、鄂生和宿介蒙冤、施公复审等情节，在子弟书中却占

不到三分之一。子弟书省略掉原著中许多问案细节，只用一句“三推六问真情现”便将复杂的判案过程交

代过去。这样处理材料，折狱过程被大大简化，审案只不过是为了悲剧的最后完成。结尾看似是有情人终

成眷属的喜剧，但改编者没有采用原作“生感其眷恋之情，爱慕殊切”（张友鹤，1962：1369）的内容，

这种两情相悦的缺失，表明这个奉官断配的结局是个悲剧：“奉官断配成夫妇，也洗不净出头露面几场羞。”

（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94：469）子弟书的处理将审判过程全部从略，也舍去了大段的判

词，故事情节显得集中，突出表现爱情悲剧，也更好地刻画了胭脂这个人物。 

这个变化表明子弟书作者对“出头露面几场羞”的特别在意，他们感觉抛头露面打官司为日后的婚姻

生活蒙上了阴影，因而没有像原作那样去大力颂扬清官，而是对爱情和婚姻有所思考。这种爱情悲剧的凄

婉形态打破了一般的大团圆处理方式，可以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留给人们空间去想象、揣度这种有阴

影的婚姻将会遭遇到的阻碍。这两种不同的侧重点源于作者的创作心理：蒲松龄作为一个时常目睹现实黑

暗又因地位的低微无法改造现实的封建文人，自然而然会把希望寄托在能够明察秋毫的清官身上；而子弟

书作者，从这样的判案题材中更多地把注意力转向了家庭生活。 

第二，情节被合并或省略。主要有《凤仙传》、《马介甫》、《葛巾传》、《梦中梦》几种，现选取

《凤仙传》（全一回）为例分析。 

《凤仙传》（全一回）略去原作多处细节，如凤仙与姐姐八仙的争斗、凤仙以法术捕获大盗之事。子

弟书在叙述凤仙与刘生的结缘由来之后，重点放在凤仙赠镜勉婿这件事上，虽也提到刘生在皮翁寿诞宴席

上遭冷落与八仙对凤仙的嘲讽，但只用“满座中尽情轩轾言三语四，把一个好胜的姑娘气得粉面含嗔”一

句交代过去。子弟书作者在篇首便叹道“闺中果有怜才妇，天下应无不第人”，“笑凤仙能将奇想规姣婿，

妙现莲花镜里神”。这个中心事件凸显了凤仙的“贤内助”形象，将其作为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来称赞。



如果说原作更多的是在嘲讽“白眼视衣贫”的势利眼，那么子弟书就是借凤仙这个形象传达出对理想妻子

的评判标准，为“帮夫”的好妻子树立起一个典范。 

第三，主人公的重要程度发生转化。主要篇目有《秋容》、《莲香》、《颜如玉》，现以《秋容》为

例具体说明。 

《秋容》是根据《聊斋志异》卷六《小谢》改编的，从题目上就可看出主人公的变化：原著以小谢为

第一女主角，子弟书以秋容为第一女主角。原著中的小谢聪慧灵巧，有很强的颖悟力，个性鲜明突出，尤

其在后来投胎时的挫折，更易令人对她留下深刻印象。相比之下，秋容的形象就较为平淡。子弟书对秋容、

小谢的基本形象定位以秋容为先，虽在刻画人物上笔墨相当，没有显得谁的形象更突出些，但删略掉原作

中一些塑造小谢的文字，尤其是将小谢未得投胎前在陶生、秋容夫妇房中哀哭的情节略去，仅以“哭哀哀

求书生再把道人求”一句带过，省去的文字恰是可以凸显小谢这个人物的。其实秋容、小谢二女之于陶生

在地位上是持平的，但何以对作品命名时只取其一呢？这也许是作者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偏好使然。蒲松龄

喜欢聪颖机灵的小谢，子弟书作者则偏爱直爽老成的秋容，所以就在题目上显示出这种喜好了。 

但我们仍要追问这种偏好的深层动机。蒲松龄作为经常在外做“幕宾”教书的先生，难免孤寂落寞，

其妻刘氏属温谨朴讷之人，所以他在感情上会倾向于热情活泼、聪慧机灵类型的女性，在作品中便表现出

对这类女性的偏好，她们的热情和聪慧可以适应蒲松龄这类文人在视觉、心灵上的多重需要。故事中的陶

生双美并收，而子弟书作者更加倾向于秋容这一类型的女性。相对小谢而言，秋容要老成深沉一些，并且

性格更为成熟、坚强，虽然少了一点小谢的俏皮灵动，但作为配偶来说却是个不错的选择。由此看来，子

弟书作者的婚姻观也是更加讲求实际的：多数故事体现出一个男性共同的择偶标准——既美且贤又可以帮

夫，正是理想妻子的典范。女主人公的这些共性，反映了聊斋子弟书作者及听众在对女性人物喜好方面的

市民化倾向。 

2．“诗篇”对“异史氏曰”的市民化融会 

子弟书在结构上有一特征：一段书在篇首、回首或结尾收束处都有议论、总结性的诗句，篇首、回首

多是八句的七言诗，叙述作者的写作动机或总括全书大意、点明作品的题旨，名曰“诗篇”，俗称“头行”。 

聊斋子弟书“诗篇”可看做与原著的“异史氏曰”相类似的构成部分。“异史氏曰”是《聊斋志异》

一大特色：它在作品的故事情节与形式结构之外，不妨碍事件、结构的完整性，却为作品的正文起到了画

龙点睛的作用，使人豁然开朗，并能加深对主题和构思的理解。聊斋子弟书篇首的“诗篇”同样是表达题

旨与说明写作意图的，在与原著“异史氏曰”进行的比照中，可以看出子弟书作者在融会之中以何种形式

体现出“市民化”的意味。 

聊斋子弟书“诗篇”表达的写作意图对原著“异史氏曰”的题旨进行了大体继承，兹举例说明： 



《秋容》，原著“异史氏曰”：“绝世佳人，求一而难之，何遽得两哉！事千古而一见，惟不私奔女

者能遘之也。道士其仙耶？何术之神也！苟有其术，丑鬼可交耳。” 

子弟书“诗篇”云：“凄风苦雨夜窗幽，坐对残篇拭倦眸。畸士背人能古道，名媛作鬼亦风流。拈来

戏语都成趣，话到前因鬼也愁。我笑陶生真倜傥，谈经夜与鬼淹留。” 

《梦中梦》，“异史氏曰”：“福善祸淫，天之常道。闻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必非喜其鞠躬尽瘁可

知矣。是时方寸中，宫室妻妾，无所不有。然而梦固为妄，想亦非真。彼以虚作，神以幻报。黄粱将熟，

此梦在所必有，当以附之邯郸之后。” 

头回“入梦”之“诗篇”：“星卜何须苦认真，浮生若梦古人云。朝为位重多金客，夕作刀山剑树魂。

宰辅奸佞即妾妇，宦室侈汰倏乞人。假里归真真里假，后世因为前世因。” 

二回“热梦”之“诗篇”：“富贵浮云转眼中，人生何必苦经营。塞翁得马安知福，郑子复蕉总属空。

倚翠偎红虚伉俪，绶黄衣紫假簪缨。看明世事炎凉态，自可以悲悯化而为和中。”二者均发“浮生若梦”

之感叹。原著说理为主，子弟书劝诫为主。 

虽然在精神意旨上大体相同，但是我们可以在这种不同体裁、不同语言风格的叙述中体会到一些变异。

这是从叙述语气上看出的——与原著抒发感慨时相对犀利的语气相比，子弟书显得更为温和，具体说来，

“异史氏曰”常用“嗟乎”、“……也”之类的感叹与“……哉”、“……耶”之类的反诘语气，读者可

从中感受到那种浓烈的情感和深刻的批判，而子弟书则在较为平稳的韵文叙述中以“劝世人”、

“笑……”“我笑……”之类的劝诫和感叹口吻进行讲述，虽说讲的是同样的道理，但在愤懑程度上就比

原著减弱很多；再者原著的句式参差，起伏较大，读来铿锵，而子弟书的“诗篇”语句是较为齐整的，读

来比较平缓。因而“诗篇”在语气上也呈现出一种温和化的倾向。那么，这种语气温和化何以与“诗篇”

的市民化相联系呢？原因在于，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是为“浇胸中垒块愁”的，正如他在《聊斋志异

自序》里提到的创作动因：“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张友鹤，1962：4）他在行文中，情绪表现得较为愤激；而在市民中说唱的故事，则讲究它的实际功用，

为令人们听来更加入耳，便会选择温和的劝世方式。 

3．“市民化”倾向的深层探寻 

作为一种说唱表演活动的文本，子弟书有其特殊性，它所呈现出的面貌是创作者、表演者、接受者（听

众）三方合力作用的结果，创作者的心理、表演者的再创造、接受者（听众）的反馈均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剖析聊斋子弟书改编中出现的这种市民化倾向，就要结合这左右合力方向的三方特点和它们之间的联系来

谈。 

创作者一方，还须从子弟书这个大的范围说起。研究者一般认为八旗子弟是主要创作者。据光绪二十

九年（1903 年）曼殊震钧所著《天咫偶闻》卷七记载：“旧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创于八旗子弟。其



词雅驯，其声和缓，有东城调、西城调之分。西调尤缓而低，一韵萦纡良久。此等艺，内城士夫多擅场，

而瞽人其次也……”这条曾为国内外研究者们反复引述的较早的子弟书史料，除指出它在音乐上的特点之

外，主要说明：子弟书是八旗子弟所创造；从事创作的不仅有封建文人，还有民间瞽目艺人。这里所谓“八

旗子弟”，并不等于贵族子弟——旗内既有贵族，也有平民和兵丁，因而子弟书并非“满洲贵族文艺”。

另外，“子弟”不仅用指年轻一辈，也指业余歌唱家，这是宋元以来谈伎艺的习惯用语，如元代燕南芝庵

著《唱论》说：“凡歌之所忌：子弟不唱作家歌”，“子弟”即指业余的歌唱家。清代中后期，满族的宗

室诗酒文化向市民的茶馆文化转变，一批在社会日趋没落的环境中无所事事的八旗子弟，在北京城借此种

带有北方特色的曲艺陶冶性情。一些封建文人包括某些贵族子弟参与子弟书创作，正是子弟书这种民间文

艺形式特别富有吸引力的反映；他们的参加，可能给子弟书带来限制，但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子

弟书的思想和艺术水准也带来提高。聊斋子弟书的创作者是否是八旗子弟无从考起，但可以肯定他们基本

上处于市民阶层中比较有文化的位置：如写作《凤仙》、《菱角》的煦园，从他《花叟逢仙》里的“煦园

氏公余偶遣怜香笔”之句来看，他可能在清政府里当差，有公职且有余暇舞文弄墨。这样有经济保障又有

闲的社会位置产生的影响是，他们的创作思想中会合理体现出较浓的市民色彩，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倾向于

对实际性、功用性和平稳性的追求。 

子弟书的表演者和创作者并非截然分开。最初的表演多是创作者的自娱自乐活动，不少作者自己也多

为非职业演员，称为“子弟票友”。他们还有书会这种组织结社的演艺活动，往往演唱作者自己的新作，

通过互相探讨，提高创作技巧，联络情谊。子弟书约在嘉庆年间传入民间，开始产生职业艺人，多半是盲

艺人。这体现出表演者在文化水平上的下降趋势：“子弟”比职业艺人有文化，职业艺人多是粗通文墨。

俗话说，“要钱者为‘生意’，不要钱者为‘子弟’……至于鼓曲书词，一概都算是中下九流，因为以人

求财，向来不用资本，无论走到哪一省，遇同道皆可跟着沾光，不但可以辅助衣食，临走还要赠以盘费，

所谓江湖之道，首在能开外褶｛1｝。此等人虽然以作艺为生，对于人另有一种眼力，只要与他们志同道合，

即外行亦能认为‘相家儿’｛2｝ ，一经相处，也能认为心腹。最难不过是一般‘清挑儿’（即由‘子弟’

卖了‘生意’），虽因一时生计所迫，而习气实较生意尤深。票友｛3｝一入此途，便自居为我是‘合字儿’

｛4｝，哪怕当日在一个把儿｛5｝上消遣，再想请他决计不行，以为既是要了钱，便不能再给朋友走票｛6｝，

好比寡妇守寡一样，此后无须再言节操，亲戚、朋友一面儿黑，所以习气越染越大。真正的‘生意’要是

相好，请票｛7｝倒能驳不了回。有人谓彼等习气太深，实为诛心之论，此等人再以朋友待之，伊等势必峻

词拒绝。”（逆旅过客，1995：126）所以，当子弟书的演唱职业化，演唱者由子弟转为“生意”时，媚俗

的成分也便更多了。从 21 种聊斋子弟书的作品年代来看，主要集中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属于子弟书

发展的中晚期，因而此间的表演者应是职业演员居多。因他们自身即处市井之中，所以更加懂得选择迎合

听众口味的段子进行表演。 



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关系来看，在聊斋子弟书的卷首或行文中，常看到作家们这样的表白： 

  

抄往事小子虽然游戏笔，愿诸公细玩篇中警世文。（《钟生》）  

煦园氏闲阅聊斋消午困，拈霜毫把文语翻成俚鄙言。（《菱角》） 

谁把《红楼梦》剪裁，效颦人亦写《聊斋》。将他旧曲翻新调，趁我余闲试小才。（《胭脂传》）  

  

从这些“游戏笔”、“闲阅聊斋消午困”、“趁我余闲试小才”之类的字句看出，子弟书的创作者将

写书段作为一种遣散无聊、宣泄烦闷的手段，而从“细玩篇中警世文”等字眼又可看出，他们的创作具有

借聊斋故事以劝世的意味，“把文语翻成俚鄙言”是他们的手段。因要将其广为传播，所以他们必须从接

受者的角度来考虑。 

讲到接受者这一方，子弟书在当时深受各阶层的欢迎：顾琳《书词绪论》有云：“无论缙绅先生，乐

此不疲，即庸夫俗子，亦喜撮口而效。”关于子弟书在北京茶馆里、庙会上的演唱情况，从一些子弟书本

身行文中可略知一二。鹤侣氏《集锦书目》即将子弟书书名嵌入篇中，其中有一段描写人们游寺的情景：

“东廊下游人齐看《女筋斗》，那“石玉昆”、“郭栋儿”、“柳敬亭”俱各说书在庙旁，《西厢》以内

《灯谜会》，又有商贾杂陈《百宝箱》……”（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94：176），这里所

说的石玉昆、郭栋儿等既是著名说书艺人，同时也是演唱子弟书的著名艺人。庙会的盛况标志市民经济与

市民文娱活动一齐繁荣发展，子弟书的盛行与它们密不可分。“庸夫俗子”和“市井”、“庙会”正是子

弟书兴盛时期的狂热喜好者与演出场所，《聊斋志异》谈狐说鬼的题材投合了这些听众的口味，但是其中

一些文人化的观念给他们的接受造成阻隔，听众的反馈会转而影响子弟书创作者的理念与表达方式，使得

他们在作品中增强了对市民化观念的宣扬。 

  

余余余余    论论论论 

     

聊斋子弟书是《聊斋志异》传播史上的一环。《聊斋志异》的传播流布可分为文学和戏曲说唱两部分，

聊斋子弟书归之于后者。由于《聊斋志异》是文言写成，对没读过书或只是粗通文墨的群众来说，阅读起

来有很大困难，以警人劝世为目标的蒲松龄清楚认识到这一缺憾，便利用民间说唱形式把《聊斋志异》翻

改为通俗俚曲，收到了更广泛的教育效果。 

《聊斋志异》的改编包括各种曲艺说唱形式。继俚曲之后出现的说唱“志目”是平话，目前知见的早

期作品有刊于乾隆之前的《醒梦骈言》。《聊斋志异》未刊之前，有民间故事形式的“聊斋杈子”口头流

传。同治、光绪年间，“聊斋评书”在京津一带颇为流行。演述“志目”数量最多的是单弦牌子曲，约在



道光年间，八角鼓演唱者曾用“志目”篇名连缀小岔，作为开场时吸引听众的“脆唱”。约在 19 世纪中叶，

牌子曲叙事“志目”出现，现存 4 种有年代可考。鼓词“志目”共 43 个，大部分是民国初年作品。演述聊

斋“志目”的弹词可见曲目最少，宝卷仅有 1 种。此外，一些非聊斋故事的段子也涉及到说唱“志目”。 

在《聊斋志异》的说唱民间传播史上，从质量上来看，子弟书里的“志目”即聊斋子弟书在说唱“志

目”中艺术成就最为突出。它表演起来亦雅亦俗，蕴蓄其中的市民化特征深深打动了市民群体的听众。因

而它在《聊斋志异》传播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聊斋志异》传播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聊斋子弟书虽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研究对象，但因其既与《聊斋志异》这部杰作及整个名著的改编领域

又与子弟书和整个说唱表演的领域极有关联，所以可从诸多方面展开研究。因时间和学养所限，笔者只选

取其中一个角度进行分析论述，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待开掘，所以还企盼方家及关注者更为细致深入的

研究。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7 年第 3 期，文中涉及的图表、公式、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内容请参见纸媒原刊） 

 


